我们是中国湖北的一对夫夫带娃的家庭。我叫高柏，今年快40岁了，在国企工作，社会性出柜。我的儿子朗宝，还不到四岁，他现在跟我、我的同性伴侣小龙以及爷爷奶奶一起居住在湖北武汉。出柜伊始，我的家人就提出过要延续香火，但我那时是拒绝的。直到后来，我和伴侣感情稳定，面对社会性出柜也越来越坦然，我们才商量了，一起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，去感受做父亲的幸福与责任，同时将这个决定与家人进行分享。

我出生在湖北省的一个小县城，上小学的时候就比较明确自己的性取向了，知道自己喜欢同性，但我从来都不敢跟家里人说，一直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事情。因为我爸是那种特别传统的人，传宗接代的观念特别重，我觉得他肯定也是有重男轻女的这种意识；然后我妈的身体也不好，她之前得过重病所以一直身体都不是很好，这个也是我很担忧的一个事情。我住在武汉自己的房子，有一次爸妈特地从老家过来，要给我介绍女孩相亲。上午一起吃饭吃饭还开开心心，下午就聊得很不愉快，因为我不配合相亲，我爸当场就把桌子给掀了，之后就吵着要回老家。

后来偶然的机会，幸运的接触到亲友会这个组织，通过参加活动，了解到其他出柜的家庭。我带爸妈参加的第一次是活动是讲关于“形婚”这个话题，就是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结婚，因为当时我们都不敢面对出柜的事实，想要找个女同性恋组建家庭，一起伪装下去，甚至考虑一起生育孩子。但是一边了解，一边思考，特别是我认识了伴侣，就决定了不会去形婚，也暂时不考虑要孩子。因为跟伴侣在一起的日子，我才做回真正的自己，不愿意再去伪装欺骗。同样的，父母也是因为没有完全接受真实的我，选择放弃我，将孙子作为寄托。差不多一年半之后，因为我的坚持，我的家人也慢慢接受，同时我们的心态和感情越来越好，我才放心的跟伴侣一起商量，期间也考虑过在国内领养，由于实施困难最终选择去国外代孕了孩子——朗宝。

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从朗宝呱呱落地，我跟伴侣隔离两地，我一个人承担起了爸爸和妈妈的职责。如何用40℃的水冲奶粉，如何不吵醒宝宝换尿布，如何做飞机操、拍奶嗝，如何逗宝宝抬头翻身，这些我都一一掌握，同时还要居家完成工作。很感谢我的父母给予了极大无私的帮助，这也是很多中国爸妈伟大的地方。朗宝两岁生日的时候，刚好有位朋友找到了我，想跟我们家拍一组照片，完成她关于同性家庭的课题作业。于是，我们一大家子7口人，我和伴侣、我的父母、伴侣的父母、还有可爱的朗宝，在小区的院子里，留下了难忘的合影，身边邻居也被我们幸福的模样深深感染。

朗宝上幼儿园之前，按照要求要去做体检。别人家都是妈妈、奶奶女性亲属带着去的，我们家是我和我的伴侣，两个男性，带去的。在抽血的时候宝宝害怕的哭了起来，其实他已经算勇敢了，但是前几年的疫情，让他也经历了好几次住院打针的痛苦。为了让体检顺利进行，我只得配合医生，按住他的手脚。我的伴侣，小龙，就在一旁给他看动画片，安抚他，夸他勇敢给他鼓励。这只是我们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个场景。我们一家三口去过武汉的鸟语林、海洋公园，带他去吃过汉堡薯条，看过猪猪侠的动画电影。虽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，宝宝对我的伴侣也很是亲密和依赖。我和小龙也讨论过这个事情。他目前也没有考虑要自己的孩子，对于朗宝，他也是爱屋及乌。

我记得在幼儿园报名的那一天，老师要我填写一个表格，上面有家长的信息。我看着母亲那一栏愣了一下，然后转头问老师：“我们家宝宝没有妈妈，这一栏可以不写吗？”有点出乎我意料的，老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，直接说“没有妈妈就不写，空着没事儿。”好像都有点见怪不怪了，我推测除了像我们性少数人群，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的家庭，其他的一些家庭单亲的情况，应该也不少。朋友们可能会担心，没有妈妈的孩子在学校和生活中是不是有不方便的地方？像有一次母亲节，还有3月8日妇女节的时候，幼儿园组织活动需要家里的女性家属参加。我跟老师说我们家没有妈妈，老师说奶奶阿姨也是可以的。同时，朗宝的姑姑阿姨也很爱他，也经常会一起陪伴他。放假的时候，朗宝也会说要去看望姑姑小姨，跟她们一起游玩。朗宝还有一个很亲密的表姐，几乎是陪伴着他长大的。

通过这些女性亲属的陪伴，我们也教会了朗宝关于男性、女性的区别。同时，我会刻意的消除一些刻板的印象。比如说我也会给他买一些粉色的玩具，跟他讲女孩子也可以很勇敢。有一次。朗宝看到表姐穿着漂亮的蓬蓬裙，就说“好漂亮，我长大了，也想有一条。”一般家长可能会说男孩子穿什么裙子呀？只有女孩子才会穿。但是我告诉他“可以的，等你长大一点，爸爸会给你买一条，如果真的爱它的话。”因为作为性少数人群，我深刻的理解性取向和后天的引导，并无关联。苏格兰那么多男人穿裙子，也并不是同性恋吧！

很庆幸的，我的伴侣小龙也很赞同我教育宝宝的观念。我们曾经深入的讨论过。中国的家庭，父母与子女间往往缺乏界限感。不同于我父母那一代的家长，我们更注重于孩子精神层面的独立和相互尊重，而不是无限制地满足他的物质需求。所以有朋友问我这个问题，你们会担心，朗宝以后不接受你和伴侣的同性恋身份吗？说实话，我并不担心。类比于我对于我的父母，他们能不能接受我是同性恋的身份，我现在能够很轻松的放下，尊重他们的不能理解和不接受，但是我仍然要过好自己的人生。同样的，我已经做出了努力，通过日常教育，帮助他从小接触到科学的性别知识，就算我这么努力了，他长大后，还是不能理解和接受，我只能承认我的教育失败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和我的伴侣过好自己的人生，不去干涉小孩自己的生活。总而言之，就算是再亲密的家人界限感依然很重要。

接下来说一下，我是怎么样通过言传身教，去帮助朗宝建立科学的性别知识。先说一下，言传的部分。我身边有很多夫夫或者妻妻的家庭，我们在群里讨论过小孩如何称呼自己和伴侣的问题。有一对夫夫朋友，让小孩称呼自己的伴侣“爸爸”，而让小孩叫自己舅舅。还有一些称呼比如：爸爸和DADDY，大爸和二爸、小爸，等等不一而足。还有一对妻妻的家庭，孩子直接称呼偏男性化的一方“爸爸”。我们选择的方式是借鉴国外的一些情况，直接讲是两个爸爸的家庭，避免他混肴家庭称谓。朗宝两三岁的时候，我在给他讲绘本故事的过程中，故意的把绘本中的一对老虎爸妈，讲成是一对老虎爸爸。彼时，他对我和我的对象，也是以爸爸相称，只是额外会加上我们名字中的某一个字，用以区分。之后他每次看那本绘本，都会说自己也有一对老虎爸爸。快三岁了，他可以看一些复杂的绘本。在朋友的推荐下，我选择了《超级家庭大书》。它是一本英译绘本，作者从小朋友的视角，讲述了生活中存在的不一样的家庭，比如两个爸爸带小孩，还有两个妈妈带小孩的家庭，都是很正常的。

光有言传还不够，我们还得让他看看真实的生活。通过我的个人社交媒体，结识了国内很多类似我们这样的家庭以及他们的小宝宝们，建立了良好的社交互动。在长假的时候，我们相约带着各自的孩子，出来聚会，让他们彼此相识，也了解书中所说的家庭，在他身边真实的存在，他不是孤单的、唯一的。 

还有一点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，就是怎么面对身边的亲戚、朋友？这个国庆节，我们全家带着朗宝，参加了家族亲戚们的聚餐，不光亲戚了解我们的情况，连表姐夫的家人、堂妹夫的家人都知道朗宝的身世以及我的性取向，同样表达了热情和接纳。还记得刚出柜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因为害怕朋友们的异样目光，推掉了日常的娱乐和饭局，每天都宅在家里玩电脑游戏。其实他是一个特别爱社会活动的人，喜欢与人交往。时间能证明一切，这次节日的聚会，我爸的好朋友们，也带着他们的子女和孙子辈一起来，一位叔叔还对我说“我和你的父亲从小就是好友，而你和我的孩子也是发小，那这一辈珍贵的感情在朗宝他们身上也要延续下去。”

虽然说，像我这样的家庭，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多，能走出来面对社会的，也不在少数，但也存在一些困难。

首先是教育层面，目前关于性取向和多元家庭方面的知识，不管是对家长还是对孩子来说，都是很缺乏的。我希望一些公益组织可以提供这方面的素材。朗宝的绘本故事、卡通片，几乎都是异性家庭的结构，除了一本《超级家庭大书》，我很难找到其他多元家庭的绘本、漫画和卡通片。

其次是在社会福利方面，因为中国不承认同性婚姻，我的伴侣所享有的一些福利，无法惠及我和我的孩子，比如他所拥有的房产，不能作为我们小孩的学籍所在地。还有，缔结婚姻的伴侣养育了孩子，可以享有婚假、产假、陪护假，孩子三岁前双方每年均享有十天的生育假，以及“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”、“子女教育”的税收减免政策。而我的伴侣有抚养小孩的实际行为，却不能享有相关的法定假期和税收减免政策。

最后是关于我伴侣和孩子的抚养权。从现行的法律来说，我的伴侣和孩子之间没有任何法律认定的亲属关系，当然，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，这样相处也可以，但是随着年华老去，我会担心一些因为疾病或者意外的发生，就像台湾电影里的，一方不幸去世，另一方却无法继承财产和孩子的抚养权，以及赡养对方父母的责任。
